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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我的导师徐端夫先生 

化学研究所，王笃金 

降温母粒、纺丝专用料、细旦丝、高速纺、短纤维、丙纶织物、

高强度土工织物、荒漠化防治……一个个熟悉的名词常常萦绕耳边，

而教会我这些名词，引领我迈入高分子科学殿堂的恩师却已离开我们

十二年了。 

2006 年清明，先生病逝。我国高分子材料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

重的大家，中国工程院失去了当时唯一的一位高分子材料院士。作为

我国聚丙烯纤维（丙纶）制造技术的创始人之一和高分子结晶取向研

究的学术大家，徐老师一生求真务实，孜孜不倦，严谨的科学作风和

大师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徐先生是我的博士后导师，是我踏上科研道路的领路人。“一日

为师，终身为父”，培育之恩，终生难忘。借着纪念“科学的春天”

四十年之机，回顾与徐老师的十五年师生情谊，想起徐老师对自己的

谆谆教导，心中充满感激之情。 

我 1992 年进入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在吴瑾光老师门

下攻读博士学位。作为吴老师的学生，经常到她家中讨论工作，聆听

吴老师的教诲，也就自然有机会见到她的爱人—徐端夫老师，但那时

对徐老师了解并不很多，只知道徐老师和吴老师是大学同学，大学毕

业后去了科学院化学所从事科学研究，方向大概是高分子物理和纤维

科学。第一次真正领略徐老师的风采，是在北大化学楼 209 会议室听



他的学术报告。记得是周其凤老师邀请徐老师到北大讲学，在介绍徐

老师时，周老师说徐老师在高分子物理和材料领域成就卓著，本来早

就想请徐老师，但由于徐老师忙于准备去中南海给国家领导人讲课，

所以只能拖到现在。也就是在那次报告中，我知道了“聚丙烯”、“降

温母粒”、“细旦丝”、“高速纺”、“结晶”、“取向”等名词，徐老师讲

课如同讲故事，精彩而不张扬，深奥而不晦涩。但当时我学的专业是

稀土萃取分离与络合物结构，对高分子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从未

想过自己将来也会在高分子领域耕耘。等到 1995 年博士毕业前夕，

与徐老师一番谈话后，自己懵懵懂懂中加入了科学院化学所，成为徐

老师门下的一名博士后，从此踏入了高分子科学的殿堂，也就对徐老

师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有了更多了解。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尽管

在学术上离徐老师的成就尚差十万八千里，但能幸运地继承徐老师的

学术衣钵，将其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内心也深感欣慰。 

徐老师经历了我国高分子材料从引进、仿制到独立自主创新开发

的历史性转变时期。他领导的研究集体总是瞄准国家需求，锲而不舍

地进行聚丙烯纤维和纺丝专用树脂的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实施，几十年

如一日，持续开发了三代丙纶纺丝技术—降温母粒法、丙纶级专用树

脂纺丝技术、细旦超细旦高速纺聚丙烯纤维制备技术，并最终服务于

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科研之路是曲折和艰难的，他和他的合作伙伴

为使聚丙烯纤维研究成果和发明专利产业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为

国家培养了一批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科技新秀。他非常看重产业化工

作，尊重一线工程技术人员在成果转化中的重要作用。他以渊博的知



识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敏锐的思维和对国家、人民的高度热忱，以国

计民生的急需为己任，在高分子材料领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用在徐老师身上，最是得

当。徐老师培养学生，不是简单地教大家死读书，而是紧密结合国家

的战略需求和经济发展，引导弟子们从实际工作中寻求科学问题，进

而刻苦钻研，找到答案。在春风化雨般的教诲中，人才成长也就是自

然而然的事了。 

得益于徐老师的言传身教，他的众多弟子成长为高分子科学和工

程领域的带头人，为中国高分子科学和材料事业贡献着力量，他们没

有辜负徐老师的培养和期望，而是接过徐老师的接力棒，继续在科学

研究的道路上奋勇向前。徐老师虽然离我们而去，而在我的脑海中，

他却一直活在我们身边，督促我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敢懈怠，不敢

自满。 


